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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妙妙，妙妙……”
雨，越来越大。可是，那个身穿

白裙的女子依然还在小区来回焦急
地逡巡着，呼喊着。

子潇已经好多次在经过这片花
圃时，看见投喂猫粮的女子了。现
在下班又看到这一幕，他疾步冲进
花圃，为那女孩撑伞挡雨。

女孩扭过头，张开嘴似乎想说
什么，身子却猝然瘫软下去……

“我，我，我怎么在这里？”女子
睁开眼，打量着身边的一切。

“对不起！这，这是我家。刚才
你在花圃里晕倒了，所以我就先把
你背来了……”子潇局促起来。

“谢谢你！我，我有点贫血，刚
才晕过去了。真的谢谢你！”

“不用谢。只是这么大的雨，你
怎么就不懂保护自己呢？”子潇话语
里，着实有些疼惜。

“请问你这里几零几？我住在
这座公寓的603，我叫汐汐。”

“我就在你楼下，我叫子潇。”
在之后的日子里，两个年轻人

共同照顾流浪猫，渐渐成了好友。
子潇说，他不是本地人，海外归

来后进入这座城市的一家央企工
作，单身。

汐汐说，她也不是本地人，来到
这座城市已三年，在一家企业做财
会；她的男友，半年前去世了……

两人聊了许多许多；年轻的心，
都袒露出沧桑的一面。

二
“子潇，我要离开这座城市调往

省城了。我想请你继续替我照顾大
橘和它的孩子，好不好？”

“你，你要走了？”子潇努力让自
己的情绪保持平稳，“没，没问题的，
你不要担心。”

“好。那，那就拜托你了。”汐汐
一边说，一边把一只鼓鼓囊囊的大
包放在门边，“子潇，妙妙一家这半
年的猫粮我都替你备好了。以后，
我也会寄来，不用你操心……”

“我走了。”沉默良久，汐汐转
身，拖着有些沉重的步履，离去。

子潇，再也看不到那个在公寓
楼下花圃里投喂流浪猫的倩影了,
变得有些魂不守舍。

三个月后，汐汐突然打来了电
话。子潇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一
个劲儿地“报平安”：“都好，都好！
全都养胖了！一个个都肥嘟嘟的。”

“好，那我们视频吧！你让我看
一看它们。好不好？”

“没问题！”
探视完了猫，视频通话中的两

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说
话，却也久久舍不得关掉画面……

视频通话自从开了头，汐汐和
子潇就刹不住了。每天下班后，不
是汐汐呼子潇，就是子潇呼汐汐，不
仅仅是无话不谈，而且，慢慢地，关
心也变得无微不至。

冬天要来了，寒风呼号。“我得
好好将你们喂养好。否则，我怎么

向汐汐交代呀？”眼看天一天比一天
冷，子潇作出决定：将大橘妙妙一家
接到自己的家中！每天下班回到家
后，与汐汐视频通话的子潇向她展
示着三个可爱的家伙时，他觉得，那
真是最幸福的一刻。

三
大年三十，子潇因为公司有事，

没能回家，一个人在为自己做年夜
饭。汐汐早就告诉过他，自己会回
父母家过年。

“笃笃笃！”
这个时候，会是谁呢？有些狐

疑的子潇开了门：“汐汐！”
看着同样撒着腿儿奔跑过来的

妙妙和它的孩子们，汐汐欢呼着，将
它们一只只搂在怀里。

年夜饭最后是汐汐做的，她说
她故意骗子潇自己回家去了，她只
是要赶紧兑现为子潇做饭的诺言。

借着微醺酒意，汐汐告诉了子
潇关于她和逝去的男友跟妙妙的往
事：两人的恋情在老家不被双方家
人认可，他们负气出走来到这座城
市。男友也常来这里和她一起照
顾流浪猫，却不曾想到在工地遇到
意外身亡。此后，她就更加将他们
曾一起喂过的妙妙视为家人一般的
存在……

汐汐说完了，两人相对很久，子
潇用手轻轻为她抹去眼泪，问：“你
还走吗？”

“我辞职了。我不走了！”

那天我无意中发现他送给我的
第一件礼物，是一条蓝色的牛仔背
带裤。压箱底近二十年，并未褪色，
依旧完好如新。我拿给老公看，他
呵呵地笑起来，瞬间满脸喜色。

很多往事又回荡在我的脑海。
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他第一
回给一个女孩子买礼物，用了他月
工资的三分之一。我还记得收到这
份礼物我很意外。我们当时虽互有
好感，还没有捅破那层纸，他约我见
个面，说：“我买了一套衣服，不知道
你喜不喜欢？”那是一件白T恤、一
条牛仔背带裤，是那时候最流行的
款式，我都喜欢。后来，他在信里说

想给我一个家，我们才正式在一
起。我突发奇想：不如把裤子留起
来，将来可以拿出来慢慢重温。

时间好不经用，似乎是一转眼，
我们都结婚十多年了。看着那条牛
仔裤，他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很
久都没有松开。

我还珍藏着当年他写给我的信
和用过的IC电话卡。那时候交通
并不发达，我们身处不同的城市，一
个月只能见两次面。打电话贵不
说，还需要在外面的电话亭排队打，
我珍藏的IC卡足足有五十多张，工
资本来就不高，却每个月要消费两
三百元电话费。打电话仍觉得不

够，于是写信。那会儿他刚接触电
脑打字，所以信多半都是打印的。
虽然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但却充
满了对生活的热忱，让我看到了希
望。我把这些信和电话卡用一个小
箱子都珍藏起来。

再后来我们结婚后，我们还会
彼此送对方一些礼物。我送给他的
CD机、他送给我的照相机，我送他
的望远镜、他送我的平板，虽然都被
时光淘汰了，但都是我箱子里的珍
宝。每每看到，我们的内心就会盈
满幸福和感动，那些生活里的烦恼
和不快便烟消云散，并且更加坚定
了要一辈子对爱人好的决心。

纪梅一直在关注着。午间，楼上
会有一个年轻男人下来休息。这层有
五六个会议室，中午的时候都是空着
的。从电梯里出来，年轻男人会朝楼
梯口的前台看上一眼。前台坐着纪梅
和几个女同事，她们负责这里的服务。

年轻男人会微微朝他们点一下
头，这是打招呼吗？然后走进某间会
议室，关上。纪梅见过这个年轻男人
好多次了，在许多的会议中，年轻男人
端坐在后排中间，有几次还坐在主席
台前，面色凝重。年轻男人也是很有
礼貌的。每次，纪梅去倒水，走到他这
边，他都是低低地说一声“谢谢”。

会议室里还没有人开会，男人是
坐着还是躺着，纪梅是好奇的。有次，
纪梅实在忍不住了，在离上班时间还
有10分钟的时候，从位子上站起来，
轻轻地推开了年轻男人休息的会议室
的门。纪梅看到，他靠坐在一张皮椅
上，脱去了鞋子的一双脚，架在另一张
皮椅上。年轻男人听到了声音，迅疾
地收回了脚，看着纪梅问：“一会儿有
会议吗？等会儿我就走。”五六分钟
后，纪梅走过会议室，门是开着的，年
轻男人已经走了。年轻男人应是坐另
一侧的电梯离开的。纪梅走进去，看
年轻男人刚才坐过的真皮椅，都已经
摆放好了。还有，房间里也没异味。
纪梅记得，在家里，只要父亲一脱下
鞋，就可以用臭气熏天来形容。纪梅
想，这个男人好像不太一样。

关注多了，似乎也就成了一种习
惯。差不多一到这个时间，纪梅就忍
不住朝着电梯门去看，看着电梯门打
开，年轻男人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女
同事都笑她：“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
吧？”“肯定是的，你们看你们看纪梅的
脸……”纪梅的脸，不知怎么地，突然
就不争气地烫起来了，怎么可能呢？
但哪天中午，若是年轻男人不从电梯
口走出来、不去会议室休息，纪梅心头
就空荡荡，总有一份失落，甚至在想，
他是不是今天休假了？是不是在加
班，来不及休息了？

时间像流水，看似流得很慢，流着
流着就很快了。一晃，纪梅在这里已
经待大半年了，还有个把月就要过年
了，父亲电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
父亲说，梅呀，过年你就回来吧，早点
回来，你姑帮你在村里寻了个小伙，就
是那个谁谁，你的小学同学，你还记
得不？人家可对你印象很好呢！他已
经赚了一些钱，你嫁过去正好可以享
福……纪梅想啊想，还真想到了这个
人，黑黑瘦瘦的，还拉过纪梅的小辫
子，把她拉到哭。回去，真要和这个人
在一起吗？不由自主地，纪梅想到了
那个年轻男人，白白净净、斯斯文文，
还很有礼貌。纪梅特别喜欢听年轻男
人讲那两个字：“谢谢”，柔柔地。

春节的脚步，哪怕是老太太的小
脚走路慢腾腾，终究也是要走到的。
那一个午间，年轻男人从电梯里走出
来，走到会议室里。年轻男人关上门，
纪梅就闯了进去，把一块黑巧克力塞
在了年轻男人手上。年轻男人还没反
应过来，纪梅已经快速地跑了出去。
晚上纪梅就将回老家去，可能，以后也
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了。躲在女卫生
间的纪梅，不自觉地呜呜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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